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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
一六国，称帝；两年后的始皇二
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
皇在完成泰山封禅大典后，向
东沿海巡游半岛沿线的名山大
川及八神之祠，来到芝罘岛，祠
祀阳主，且立碑刻，即《史记》所
谓“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
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乃
并渤海以东，穷成山、登之罘，
立石颂秦德焉而去”。

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
218年），秦始皇再次东游，“登
之罘，刻石，其辞曰：维二十九
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
东游，巡登之罘，临照于海，从
臣嘉观，原念休烈，追诵本
始。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
著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

惠，明以义理。六国回辟，贪
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
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
诛信行，威燀旁达，莫不宾
服。烹灭彊暴，振救黔首，周
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
下，永为仪则。大矣哉！宇县
之中。承顺圣意，群臣诵功，
请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东
观曰：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
览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
罘，昭临朝阳，观望广丽，从臣
咸念，原道至明。圣法初兴，
清理疆内，外诛暴彊，武威旁
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
天下，甾害绝息，永偃戎兵，皇
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
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
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

无嫌疑，黔首改化，远迩同度，
临古绝尤，常职既定，后嗣循
业，长承圣治，群臣嘉德，祗诵
圣烈，请刻之罘”。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
年），二世胡亥也曾到过之罘，
并刻石，即所谓“东巡碣石，并
海南，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
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书旁，以
章始皇之功德”。

以上均见《史记》之《秦始
皇本纪》及《封禅书》。姑且不
论始皇二十九年刻石是两块
还是一块，此后近千年，再不
见有人提及芝罘岛上的秦代
篆刻。到了北宋，访古和金石
碑刻学问十分盛行，此一遥远
海疆的岛上秦刻，开始得到密
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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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罘岛秦碑刻石芝罘岛秦碑刻石
哪儿去了哪儿去了？？
王建波

明晚期，摹拓之罘秦篆刻
石似乎成为登州府范围内的
一种文人雅兴。明代王穉登
（1535-1612）在其五言律诗
“送须生之官莱州”中提以“山
与蓬莱近，城将不夜邻。之罘
碑尚在，搨取寄情亲”。明崇
祯四年（1631年）进士周之夔
在“赠运同郭津寰公致政序”
中，提到这位牟平籍官员致仕
后，当有“摹石之罘、观蜃蓬莱
之乐也”。

摹拓观摩之举，给地方人
士带来骚扰，此碑竟被地方人
士推入海中再无可见。清康
熙12年（公元1673年），罗博
所修《福山县志》已称“其碑今
沉于水”（卷二“之罘山”条）。
清顺治十一年（1654）举人、
福山地方著名文人萧文蔚
（“福山八景”的最早品评者）
也曾在“秦碑”一诗中提及此
事，并透露了若干重要信息：

“李斯碑在之罘巅，岁久石纹
裂不全，大篆行行藏铁画，雒
文曲曲长苔钱。勋猷且愿随
山刊，勇略同期易世传。博浪
中车椎未歇，泰山遇雨马还前
……忆有石碑凌海上，再无车
马到山边。藤盘御路雪阴黑，
藓遍王言月照妍。当日谁量
碑厚薄，后人共爱字方圆。大
官乞拓常逾百，小户输钱每过
千，推入岩根随浪剥，临来宦
第觅工鐫，昔居巉岫青天近，
今傍芹池紫藟缠。怪道李斯
嗟溷鼠，无能自立事皆然。有
孙方伯（孙遇，1404-1483，福
山两甲庄村人，明宣德十年举
人，正统元年进士）时临碑，今
卧学宫。”

秦碑确在芝罘岛西半部
的最高峰老爷山。1972年，
在老爷山主峰附近发现大量
汉代板瓦等建筑构件，且老爷
山岩石主峰有积土遗存，当为
祠祀阳主活动的封坛和相关
建筑，符合秦汉时期祠祀大
山，山上封祭、山下埋祭的传
统。始皇碑刻至少有一座竖
于封祭阳主的老爷山主峰一
带，应为定论，也与北宋梅尧
臣所述相符。

其消失原因也是官员乞
拓扰民，不过到清初时，尚
有福山著名官宦孙遇在明
中前期所临碑刻，保存于文
庙学宫，但碑刻消失时间仍
然不详。

乾隆二十八年（1763）何
乐善所修《福山县志》卷二“李
斯碑”条，也重复说明碑刻消

失原由“后因乞拓者多，乡从
推之海中”，并指出“碑座尚
存”。卷十一邑人萧程俨所
撰“之罘石刻记”对于碑刻下
落虽不甚明了，“而碣归何
地，或云沉之水底或云碎而
置之瓦砾，杳不可踪矣”，但
较为明确指出石刻消失时间
——“废于前明之中叶”。

从前述明嘉靖至崇祯年
间关于之罘刻石的文献记载
来看，“前明之中叶”应是一种
推测，并不准确。笔者个人推
测之罘与东观刻石的湮灭，大
概是在明季天下动荡之际。
萧文蔚《秦碑》长诗当有个人
或同好的记忆参照，才能如此
生动，至于其将孙方伯临碑与
推入海中二事并举，应是一种
叙事策略。

福山县文庙的孙遇摹石
至清乾隆年间可能也不复存
在，否则萧程俨“之罘石刻记”
不会说“学士大夫欲摹其文
字，竟不可得为之”。

而乾隆年间尚存的碑座，
则在清光绪年间一则日本人游
记中再次提及，成为芝罘秦碑
留存于人间的最后一则消息。

日本著名东洋史学者内
藤湖南，在光绪二十五年
（1899）九月访问芝罘，当时
的烟台日本邮局局长向其提
供了之罘、东观二刻石的信
息：“就此古碑，高垣氏虽久已
用心考察，惜今只有础石残
存，但其石质坚致清莹，不应
为此地所产。至于碑身，传言
曰明代时福山知县恐有此物
则招致大官游观频繁，不堪供
亿之费，因窃投弃于海中，可
谓片石亦绝而不现。”（《禹域
鸿爪记》）

综上所述，秦始皇之罘、
东观二刻石，可能因一直未有
知名文人学者亲临考察，北宋
时即传摩灭不见踪影，实则留
存至明代中后期，且曾有明
代摹刻碑文存于福山县文
庙，可惜前者约在明晚期被
毁，后者也在清中叶不知所
踪，也未曾有拓片传世。二
世诏书石刻，则在北宋时被
登州州治所藏，也保存至明
中后期，其后即不见史载，现
如 今 唯 有 北 宋 大 观 三 年
(1109)汝州郡守王采所集的
碑帖《汝帖》（四大名帖之一）
留存十余字。至于三座碑刻
在老爷山主峰旧址所遗碑座，
1900年后也再无影踪，烟台
这座城市也失去了一大名胜。

芝罘岛阳主庙，作为齐国
“八神”之一阳主的祭祀场所，
见证了秦始皇与汉武帝等帝
王东巡海上、求仙寻药、立碑
刻石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是战国至秦汉时期帝王活动，
特别是国家祭祀发展历史的
重要见证。

秦始皇、秦二世莅临芝
罘岛，竖有歌颂始皇丰功伟
绩的碑石，后世称为“之罘刻
石”“东观刻石”及二世诏书
碑刻，本文统称芝罘岛秦碑
刻石。

芝罘岛秦碑刻石历来研
究者多注重其碑文及书体，

少有探讨其下落，地方学者
囿于文献查询困难，对其沿
革难有全面详细论述。前几
年，因探讨阳主庙遗址的保
护问题，笔者对阳主庙历史
沿革及相关文献进行了全面
梳理，其中也包括秦始皇及
秦二世所立碑刻。

梅尧臣（1002- 1060）在
“送张圣民学士知登州”（《宛
陵集》卷第五十八）中称“昔闻
之罘山，秦碑元有两。一存东
顶中，一在西顶上。篆实丞相
斯，缺剥不可倣”。虽然梅并
未亲见只是耳闻，是否存于
东、西二顶尚可存疑，但这时
芝罘秦篆已湮漫剥落难以拓
录，应是实情。

欧阳修（1007-1072）《集
古录》卷一所载“之罘山秦篆
遗文”，是秦二世所立刻石，也
仅存二十一字，“曰：于久远
也，如后嗣焉。成功盛德，臣
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其文
与峄山碑、泰山刻石、二世诏
语同，而字画皆异，惟泰山篆
为真李斯篆尔。此遗者或云
麻温故学士于登州海上得片
木，有此文，岂杜甫所谓‘枣木
传刻肥失真’者耶”。

不过，欧阳修以为之罘二
世刻石是传刻而来，被北宋末
的 著 名 金 石 学 家 赵 明 诚
（1081-1129）《金石录》所否
认：“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山，

凡刻两碑，今皆摩灭，独二世
诏二十余字仅存。后人凿石
取置郡廨，欧阳公集古录以为
非真……此论非是，盖杜甫指
峄山碑，非此文。”曾任职莱州
的赵明诚的记载当较为可信，
他的记载也表明始皇之罘刻石
早已摩灭，且说明是两碑，秦二
世诏书石刻“凿石取置郡廨”，
不知是指摹刻还是将原碑凿取
移置于登州府署。

南宋理宗时书商陈思所编
《宝刻丛编》卷二“秦之罘山刻
石”条，曾引用了《访碑录》的记
载，称二世石刻“在牟平县西北
九十里之罘西顶上”，因二世刻
勒石碑位于始皇所立石书旁，
则始皇之罘刻石确有一块位于
芝罘岛的西部顶峰上。

元初开始，有了关于阳主
庙的碑文记载，但秦始皇、二世
之罘碑刻则未见提及，明天顺
五年（1461年）编修《大明一统
志》卷二十五“登州府”中“祠
庙”条也只是沿袭旧说，“旧有
秦始皇所树石刻、字画剥脱”。
直到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

成书的《山东通志》，对于之罘
刻石才有较详细的说明，并有
地方文人的诗文相印证。

在《山东通志》第十八卷
“阳主祠”条中，提到“阳主乃八
神之一，元延祐六年重修，旧
有秦始皇所树石刻，字画剥
落。邑人孙瓉诗：四顾苍茫近
岛夷，孤峰秀立海中低。世传
汉武寻仙处，庙建祖龙封禅
时。芳草欲迷阳主殿，苔花湿
尽李斯碑……”大概此时秦碑
犹在。

第二十二卷更称“秦碑，在
府治内，李斯篆今残缺止存二
十字；之罘山石刻，在府境之罘
山上，有二，俱李斯篆，一刻十
九字一刻六十字”。从在府治
内的秦碑字数来看，应是秦二
世诏书石刻，与《金石录》所称

“凿石取置郡廨”可相印证，芝
罘岛上的始皇石刻有二，也得
到证实，且其明确说明所存字
数，则至少明中期时，这一珍贵
的李斯篆始皇石刻——之罘刻
石与东观刻石——还依然保存
在岛上，并尚有字画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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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帖》中的之罘刻石字迹 图片由作者提供


